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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獎人　林育靖

現任嘉義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。作

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梁實秋

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，入選九歌年

度散文選。著有散文集《天使的微

光》、《天使在值班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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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以來，母親一直用國語教育我，所謂國語屬於中國北方官

話語系，比 Chinese 更精確的說法是 Mandarin，在對岸或許叫普通

話、北京話，跟國語本質上是極類似的，懂中文的人就懂，極類似

的意思包含，並非全然相等。懂中文的人也必然懂得「國」的意思，

國語正是國家通行的語言，可是要我們這些學了幾十年國語的人來

解釋國語是哪個國家的語言，一言以蔽之：有理說不清。所以到頭

來還是叫它 Mandarin 容易些，一個國家的正式語言須用另種語言來

翻譯，這真正是則令人傷心的故事。

我聽說「母語」一詞，是很大的時候了。幼年知道阿公阿嬤講

「臺灣話」，那時不疑有他認定臺灣話就是臺灣很原始的語言，給

老人講的，他們沒有讀很多國語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小學規定不

得說方言，老師說方言就是臺語，天天有同學犯戒被扣操行成績，

真傷腦筋哪他們，怎麼有這麼多臺語好說呢？我連在家跟爺爺說

話，吸吸吐吐半天，爺爺忍不住打斷：妳講國語，我聽有。許多年

後，被貶抑的方言終於抬頭挺胸進校園，正名為「母語教學」，閩

南語不能霸道自稱臺灣話了，客家與原住民族群亦傳誦著各樹一格

的語言。母語就是 mother tongue，媽媽叨叨絮絮的愛築成母語堅

固的堡壘，但我說過，我是聽我媽講國語長大的。

前年外公過世，追思典禮上母親以流利臺語表露孺慕情懷，事

後她告訴我，至此方驚覺自己的母語果然是臺灣話，她曾嘗試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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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演練講稿卻不成。我倒是不驚訝，或者說，更早些年我便驚訝過

了，大學暑假返家，初次聽見父母間長篇對話全用臺語，「簡直不

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」來形容並不為過。母親應不是訝異於臺語的流

暢，而是無法置信真情至性轉為言詞時，她以為拿手的國語竟無法

成為選項。她中學摯友是外省人，最喜愛的科目是國文，為了不讓

父母聽懂，姊妹朋友的對話故意在字間添個「思」發音，我思們思

明思天思去思看思電思影。

理所當然地，外婆生下母親，並教會她臺語，然後無可奈何地，

母親生下我（當然無可奈何的不是這點），卻教我國語。外婆過世

得早，當我學會連續用臺語講五句話時，妙語如珠的她已遠離凡塵

語言紛紛擾擾，一向倚賴妻子對外發言的外公只得重新學說話。時

光前溯至外公牙牙學語年代，外曾祖母教他臺語，但他上學讀日本

語。書扎扎實實讀了多年，念日文版〈桃花源記〉，看《源氏物語》，

七十幾歲的外公自豪地說到日本旅行時被當地人稱讚「日文說得甚

至比許多日本人還好」，而跟孫子講話，三句卻有兩句不通。國語

穿插在蹩腳的臺語間，我還算不難溝通的孫女，移民美國表弟妹說

的則是英文與勉強的中文相雜。我見到外公在昏黃燈下埋頭抄寫單

字：book, boy, hand, apple, kindergarten, I love you……

這位「非常 nice 的 grandpa」，子孫都想多親近，表弟成年後

認真學臺語，表妹日文通過一級檢定考，盡可能將溝通的鴻溝減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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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剩下代溝，外公拚老命死記的英語直到菲籍外傭到來才派上用場：

go out, yes, thank you, tomorrow morning, five o ćlock, dinner……

漸漸地這塊土地上外來族群聲勢壯大起來，我們起了名叫「外

勞」及「外配」，不只十八次聽人以鄙夷聲調將二詞混用：「伊去

娶一個外勞啊啦。」殊不知抽去外勞與外配，孤島岌岌可危垂垂老

矣。同樣是外配，己身血緣決定了懸殊地位，曾聽韓國籍太太抱怨：

為何進臺灣海關走跟東南亞配偶同道門，由日本嫁過來的朋友卻與

歐美籍一路。埋怨著被輕視，埋怨裡帶著輕視。

高低相對，人性殘酷放諸四海皆準，嫁入日本家庭的好友婷難

過於被婆家以「外籍新娘」相待，她窮盡己力相夫教子博得認同。

也算外「籍」新娘的妹妹因定居美國加州這個族群大熔爐，妹夫又

是ABC（American-born Chinese），她反而在開放的社會中海闊天空，

並倚仗著深厚國文基礎，成為雙語小學爭相延聘的老師。

雙語是時代潮流。有個笑話說：會兩種語言的人，英文

叫 bilingual，通三語者是 trilingual，那只會說一種語言的呢？叫

American。作為世界通用語言，相較之下，英文易學易講，不像「山

明水秀」、「酸甜苦辣」四聲，漢字點撇捺勾。臺語真難，花是

「灰」，火是「會」，唯有神和臺灣人才相信：［灰害］是火海不

是花海，臺灣神當然懂，外國神也不落神後，早年來的傳教士多半

說得一口道地臺語，碧眼配上金髮或灰髮，開口「呷飽未」，實在

足感心。

當褐髮藍眸的男孩字正腔圓地說「我爸是澳洲人，在臺灣教

英文，我從小就只學國語」則逗人發噱。混血家庭語言發展，家

家有本隨緣的經。日文老師初來臺灣時幾乎不懂國語，天天對孩

子說日語，如今兒女求職，日文成了專業知識外的優勢。嫁美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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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表姊在職場英文說寫流暢，且兼私人中文家教，但她未能在

國語環境下成長的女兒反倒利用暑假回臺灣學中文。年輕夫婦誇

下海口將來要讓小孩精通多種語言：「我和老婆中英文都好，我

還會西班牙語，她學過日語，我媽說上海話，她媽講閩南語，我

弟媳是韓國人，她姨丈說德語……」一聽就知道小孩都還沒出生

呢。專家說三歲前是習語黃金期，教多少語言都吸收得了，不用

擔心孩子錯亂。說得沒錯，多頻語聲切換訓練，錯亂的是家長。

光罵小孩嘛，脫口而出總是親子間最熟稔的話，未必是父母的母

語，也要小孩聽得懂才不枉費。

得已或不得已選擇非母語為日常語言者，說夢話和吵架最易表

露身份。中韓情侶平時妥協以英文溝通，爭執時男孩咒一句中文女

孩回敬三句韓語。長年無法以母語同人交談，滯鬱難當，赴日與好

友婷相會，她開心拉著我的手：「跟妳講話真好，我中文都快忘光

了。」有回跟外公一道出遊，途中見到三位日本女孩，二十上下年

紀，平素內向的外公忽然走上前以日文攀談：「妳們從哪裡來？」

其中一人答「日本。」外公接著說：「我知道是日本，我是問妳們

住日本哪兒呢？」回答的女孩似乎被同伴嘲笑，紅著臉跑開了，會

不會覺得遇到「怪爺爺」了？很想告訴她：阿公只是想找人說日本

話。但日語算外公的母語嗎？而婷和我的母語是國語嗎？ 

兒子帶回閩南語課本說上母語課好吃力。他學單詞含腔帶調，

遑論完整語句。都怪當爸媽的在家不說臺語，夫妻倆純用國語思考

國語生氣國語示愛，只有各自看診時不得不以臺語跟年長患者溝

通，我臺語發音被病患改過不少次，丈夫更受到「請問醫師是華僑

嗎？」的質疑。我央長輩儘量說臺語給孩子聽，但臺語問句出，孩

子聽懂時國語返答，要不便敷衍一句「聽無」，跑掉了。久之，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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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優勢語言獲勝。

戒嚴時代的語言洗劫獲得壓倒性勝利，教我國語的父母和教書

多年的公婆，一般家常會話都毫無窒礙地使用非母語，甚至連年近

九十的外公抱起三個月大的曾孫，並不用臺語喊他，也未唱起日本

童謠，竟說：「乖孩子在哪兒啊？」清楚聽見他明明確確捲起舌頭

發出「兒」音，一陣鼻酸。

古語的典雅莊重抑揚頓挫衰微，生動貼切的閩南語俗諺如落葉

四散歸土安息，我們落失了的成為上一代的失落。太陽花學運領袖

早已堅定表態：我是林飛帆，我主張臺灣獨立。數十萬人面前他凜

然演說，但我發現即使僅數十人場合，他仍無法講順一句臺語。可

喜的是，自洪仲丘事件以來的公民社會運動，不乏新生代臺語創作

歌曲，撼動人心。那些或許昔時被國語導生評斷品行不佳的同伴哪，

我衷心感謝他們攜帶臺灣本土語言進入下一個世代。

而下一代將如何傳遞與保存所謂母語？端午將近，兒子轉述母

語課堂上聽的白蛇傳故事，我好奇如此曲折複雜的情節他如何能聽

懂，「因為影片是講國語的啊。那媽媽妳小時候母語課上什麼？」

媽媽小時候沒有母語課。這麼好喔，兒子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

羨慕著。媽媽小時候啊……該怎麼說呢？……現在還有小學不用上

母語課嗎？兒子追問。我搖頭，望著他失望表情，忽想起逢解嚴後

的高中時期，國文老師領全班以臺語朗誦古詩，鏗鏘有致，餘韻繞

樑。我拿出《唐詩選集》：「上回背王維〈雜詩〉，讀起來好像沒

押韻，其實臺語發音，事、未都帶『一』的韻；〈尋隱者不遇〉、〈金

縷衣〉……也用臺語念念看。」「媽媽妳再教我這首，還有這首……

真的好神奇喔。」兒子興致勃勃研究起來。

這是身為母親，我唯一能為母語做的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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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盛老師

描寫家族中各世代的語言習慣，同時指出「母語」一詞的各種意涵，

雖未必論述周詳，但隱然透露了臺灣數十年來的時代小背景，說理

時輕鬆帶過，自能圓其說，亦彰顯新世代對語言、族群、潮流的認識，

文中所舉出的幾個實例，有趣味也有深意，能夠發人省思，可見到

作者確有細心的觀察與沉澱，下筆乃言之有物。筆調幽默，諧中有

莊，讀來順暢流利，毫不生硬，作者採用的手法可謂成功。結尾用

母子對話收束全文，力道充足。

〈我們的，母語〉

評審意見

菲傭之後是越傭，然後印傭，外公最後十多年的密切交談對象仍強

烈挑戰著他的聽說能力。

想起北上讀書工作那些年，每隔一陣子，外公便會請我上館子吃頓

飯、聊聊天，他說的多，內容大半是一再重複的故事，其餘小半，

我只聽懂兩三成。直到最末期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，我成為他的

醫生，用操練多年的「問病臺語」，我與外公的溝通屏障才算拆解。

那時，我曾起筆想寫一篇「外公的母語」。

得知獲獎那天，正是外公過世滿兩年的日子。謝謝外公的第二故鄉

新北市（蘆洲），謝謝評審，這是我和外公留給彼此的紀念。

得獎感言　林育靖


